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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改编是生发新意义的再创作好的改编是生发新意义的再创作
——观《一日三秋》等刘震云舞台三部曲有感

□□谷海慧谷海慧

新作点评

杂技剧杂技剧《《脊梁脊梁》》

以杂技艺术展现以杂技艺术展现““万桥飞架万桥飞架””的奋斗之美的奋斗之美
□□童童 岚岚

关 注

优秀文学作品的话剧改编是近年舞台创作

的一个重要现象。通过舞台改编，一方面文学原

著为舞台创作提供了补充和滋养，另一方面经由

舞台加持，文学作品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近日，

鼓楼西戏剧等出品、制作的“刘震云舞台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作品《一日三秋》经复排后首次在国

家大剧院上演，继《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

金莲》之后，再次实现了文学与戏剧的双向愿景。

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叙事结构、

妙用舞台要素，让舞台“说话”，是文学改编戏剧

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尊重原著：关注小人物

刘震云的舞台作品三部曲都非常尊重原著。

从牟森导演的《一句顶一万句》到丁一滕导演的

《我不是潘金莲》，再到丁一滕导演、卡罗琳娜·皮

萨罗（智利）复排导演的《一日三秋》，都锁定刘震

云的文学地理版图——河南延津，关注中原大地

上小人物的日常烦恼和波折人生，表现人与人的

情感关系和中国式生存哲学。

小人物是刘震云始终钟情的表现对象。他的

三部曲中，活动在舞台上的都是小人物：卖豆腐

的、赶马车的、剃头的、杀猪的、做醋的、蒸馒头

的、上访的、开卡车的、小地方唱戏的、工厂做工

的、饭馆里炖猪蹄的……可谓五行八作、三教九

流。对小人物的人生困境和多舛命运，刘震云保

持了真诚的关注。《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吴摩西，

因为负气离家出走，虽少年聪明却处处碰壁，只

能随遇而安，像极了鲁迅笔下“割麦便割麦，舂米

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阿Q。《我不是潘金莲》里

的李雪莲，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又被污名为“潘

金莲”，为了一句话、一个理儿、一个能相信自己

的人，执拗上访的过程如同“鬼打墙”，总是在一

个圈子里兜兜转转。而《一日三秋》里的明亮，则

经历了幼年失母、寄人篱下、少年失学、婚后蒙

辱、背井离乡、备受欺辱、杀心顿起、放下杀心等

几次大事件。他的人生如此艰难，每前进一步都

伴随后退几步。每一次，他都以为走到了绝境，但

挺一挺，终发现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于普

通人来说，人生能遇到的大事儿是有限的，似乎

只有那些将被天降大任的人，才更应该具备承受

痛苦和波折的能力。然而，刘震云笔下的主人公

们却不断遭遇着对普通人而言“魔幻”的人生。他

们山穷水尽又复柳暗花明，柳暗花明后可能又是

穷途末路。不过，在接连不断的打击和失败中，他

们总能展现自己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和面对苦

难的韧性。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在连续

的失落中以出延津的方式走上了未知之路，《我

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在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中

到底没有找到出口，《一日三秋》则以智者的沉思

给出了另一个答案：人生本是一连串福祸相依的

偶然。在一切机缘与起落中，苦中作乐、笑看人

生，是面对苦难最好的选择。这也许可被看作是

刘震云对小人物困境的统一回答。

舞台叙事：提速的方式

将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浓缩在两小时里，必

然是一个“取舍”和“重组”的叙事过程。如何在保

持原著主体故事完整的前提下，进行巧妙的剪裁

和诗意的舞台创造，关系着文学改编的成败。

舞台版《一日三秋》通过选择性省略、设置叙

述人以及表演中的迅速转场，让舞台叙事特别干

净、流畅。在故事的剪裁上，该剧省略了原著中六

叔的画、老董算命、马道婆与明亮之约等情节。这

种处理一方面淡化了原著的神异色彩，增强了故

事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减少了枝蔓，让线索更集

中，适合剧场艺术形式。在叙事结构处理上，叙述

人的设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剧有两个既是

剧中人又是叙述人的角色，一个是算命的老董，

一个是成年明亮。老董除了算命，在舞台上主要

承担了说书人功能。戏一开场，老董第一个登台，

通过他的说唱，延津人擅讲笑话的独特性、花二

娘入梦索要笑话的传说、延津的风土风情和即将

发生的故事背景都被一一厘清。在故事进程中，

他的说唱也同样起到补白作用。如果说老董是作

为旁观者，向观众介绍必要的故事外围信息，成

年明亮则以主人公的身份同时充当了上半场叙

述人的角色。上半场，成年明亮不断旁观自己童

年和少年时代的遭际，他的讲述穿插在由另一个

演员完成的他的成长故事里。直到下半场进入成

年阶段，他才与自己的角色合一，以主人公身份

进入了自己的故事。

事实上，剧中人与叙述人合一的叙事方式是

刘震云舞台作品三部曲中常见的手法。在《一句

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中也有运用，并以

《一句顶一万句》的运用更为极致。该剧中，所有

角色都可成为叙述人。除了主要叙述人吴摩西、

曹青娥、牛爱国，歌队集体或个体成员也随时会

跳出角色进行“叙述”。譬如吴摩西火车站巧遇私

奔的吴香香和老高，见到二人恩爱情景灭了杀

心，就是通过几句唱词浓缩了原著这个故事片

段。不夸张地说，《一句顶一万句》的舞台呈现方

式几乎是“边说边演”“说到做到”，由此，故事进

展简洁而又自由。

可以说，叙述人的设计有效节省了故事表演

时间；而让叙事衔接得更为紧密的，则是人物转

场时迅速、利落的舞台调度。《一日三秋》中，陪

伴明亮十几年的老狗孙二货临终前被送到远

郊，饰演孙二货的演员钻入舞台上旋转的长桌

下，向另一头爬去；明亮去追，也钻入桌下，但二

人不断错位；待孙二货终于从桌下爬出来，此孙

二货已非彼孙二货——同一个演员饰演的已经

是当年欺行霸市、耀武扬威，如今却痴呆了的孙

二货。舞台如此巧妙转换，当年欺辱明亮夫妻的

孙二货恶有恶报的个人结局也就清晰了。与此相

似的是，《我不是潘金莲》中，正干活的化肥厂工

人们换个站位阵形即变身为唾弃李雪莲的众人。

这种原地转场是为舞台叙事提速的有效办法，对

于文学改编来说，最能“多、快、好、省”地增加舞

台版故事容量。

舞台要素：都要“说话”

为了将适于阅读的文字转化成恰当的舞台

视觉形象，进行文学改编的导演往往想尽了办

法。通常，他们需要像魔术师一样，借助舞美、灯

光、音乐，用即视效果塑造直观形象。要想成功完

成一部文学作品的舞台改编，导演所运用的舞台

要素除了承担写实功能，必定也充满了诗意内

涵。换句话说，一个优秀的导演，一定会让所有的

舞台要素去“说话”。

《一日三秋》以黑白灰为主色调的舞台非常

空阔，景深空间大，布景层次感强且极为简洁。开

场前，舞台正中立着一个巨大的圆盘。这个圆盘

设计很容易让人想到《我不是潘金莲》舞台上青

花瓷盘造型的转台。除了实现舞台机械的实用功

能，圆盘设计还暗示着某种人生循环。除了一架

高高的滚轮铁楼梯和升降景片，《一日三秋》的主

要道具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大大小小的滚轮

桌椅。这些桌椅有时可以充当人工转台。因为椅

背只是框架，简化成了棱角和线条，舞台的写意

感便被强化，故事似乎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简化

了的时空。这种超时空的写意形象在《一句顶一

万句》里是背景云图，它的升腾与消散一方面配

合着人物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大千世

界的浩渺；在《我不是潘金莲》里，当李雪莲被污

名为潘金莲时，舞台上方垂吊下一个巨大的、白

色的、没有五官的旦角“空脸”造型，这是一个面

目模糊的“潘金莲”，可以被安上任意一张女性的

面孔。

除了舞美和道具，灯光是《一日三秋》强化写

意性的另一个要素。整场演出中，除了桌椅限定

的演出空间，更多时候，舞台上的空间划分通过

灯光确定。伴随剧情进展，灯光总是迅速切割表

演区、虚拟故事时空。有时，人物走进灯光框定的

表演区；有时，人物原地不动，通过灯光变化完成

时空转换。在表现童年明亮返乡和奶奶去世的两

场，灯光尤其发挥了阐释剧情、深化象征意蕴的

作用。明亮返乡的火车完全凭借灯光造型；奶奶去

世时，后景白帘上映出向上滚动的天梯剪影，似乎

正在把奶奶送向天堂。显然，除了通过塑形虚拟物

象，灯光更具诗意的写意功能。《一句顶一万句》

中，在旷野一样的舞台上，定点光和追光的使用最

为广泛，用以区别人物的现实活动与记忆场景。

《我不是潘金莲》则在舞台光色变化中，大面积铺

泻红光。借助它，角色的内在冲动如热血奔涌。

与灯光类似，音乐在这三部作品中也有情绪

塑造功能。《一日三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作为幕间曲的奶奶的歌。这首描述闺女出嫁的民

间歌谣每次都被唱两遍，第一遍是苍老缓慢凝重

的方言版，既是人生回顾时的温暖记忆也是苍凉

感叹；第二遍是稚嫩清脆轻快的童声合唱版，既

透着纯真无邪又仿佛是未来预言。反差巨大的两

个版本富含了充满想象空间的人生况味，与《一

日三秋》里的人生体察相当吻合。同样，《一句顶

一万句》的歌队、《我不是潘金莲》的吉他弹唱等，

也都是在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让音乐“说话”，

以音乐完成情感表达。

通过刘震云舞台作品三部曲我们不难发现，

在文学作品的舞台改编中，舞美、灯光、音乐等象

征性舞台语汇的使用，都最大限度激发了观众的

想象力，展现出戏剧艺术以简代繁、以虚托实的

舞台魅力。最重要的是，这三部作品的改编让我

们看到：一个好的改编者，从不是原作的搬运工，

而是善于理解与把握原作精神、生发新的意义的

再创作。

（作者系文艺评论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

院原教授）

话剧《一日三秋》（左）、《我不是潘金

莲》（右上）、《一句顶一万句》（右下）剧照

近日，由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贵州首部大

型现实题材杂技剧《脊梁》在贵阳首演，填补了

贵州杂技剧创作的历史空白。该剧展现了贵州

人民不畏艰辛修路架桥、跨越山河奔赴未来的

深刻主题。

作为一部反映交通工程建设题材的杂技

剧，《脊梁》以贵州两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奋斗故事为主线，以男女主角的爱情发展为

辅线，用近30种杂技技巧表现了“出征”“祭

祀”“挖山”“修路”“架桥”“抢险”“庆功”“相恋”

等场景，展现了多彩、时尚、活力、自信的贵州。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的交通建设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

贵州人民跨越126万座山头架起了3万多座

桥，黔路从谷底移到空中。12座“世界第一”桥

在贵州，世界高桥前100名中的一半在贵州，

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桥梁博物馆”。贵州

的高速公路里程从200多公里发展到9000多

公里，“万桥飞架”托起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伟大的时代呼唤文艺作品来书写和记录，而杂

技的艺术特性正好能展现交通建设所需要的

力量之美、坚韧之美与奋斗之美。

杂技与这一题材的结合，碰撞出惊险、奇

幻、浪漫、唯美的火花。依靠杂技艺术本体和其

他艺术形式的配合，该剧生动地记录和再现了

贵州交通建设的感人历程，讴歌了交通建设者

的伟大奉献，展现了新时代贵州人民的精神风

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实现了

重大现实题材和舞台艺术形式的高度融合，焕

发出强烈的艺术感召力。

选定一个好题材后，怎样能出一个好作

品？没有创作大型杂技剧的经验怎么办？贵州

省杂技团组织由专家和剧组共同组成的主创

团队多次深入“世界第一桥”采风，从生活中、

人民中汲取文艺创作的灵感。如坝陵河大桥、

花江峡谷大桥、纳雍高速牂牁江大桥等，了解

了交通战线中很多温暖、感人的故事。深入大

桥在建工程的主创们被贵州建桥人艰苦奋斗、

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精神深深感动。这种激

情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团队精心设计舞台

呈现、悉心打磨剧情结构，通过杂技剧架起了

一座对外展现贵州发展历程的艺术桥梁。

编创杂技剧还需要对杂技本体有较强的

洞察力、原创力和表达力，要对其他艺术门类

的表达形式与杂技的关系有一定掌控力，通过

融合交叠创造出人意料、令人耳目一新的亮

点。杂技表演者则需要持之以恒的技巧训练和

突破自我的勇气与精神。为此，贵州省杂技团

演员在原有的空竹、捷克棒、草帽、钻圈、弹球、

蹬鼓、叠人、车技等杂技技巧上，新练习了中

幡、荡杆、摇摆杆、软绳、钢丝、浪板、空中飞人、

独轮车等技巧，使该剧达到了以杂技本体为

主，其他艺术形式为辅，用杂技叙事抒情的艺

术效果。其中，许多巧妙的设计令观众看后不

禁拊掌叫绝。

首先，该剧体现了杂技表演与剧情的完美

融合。为了让杂技更能叙事抒情，演员们除了

将技巧动作练得丝滑娴熟，还要突破自我去表

现人物细腻的情感变化。无论是“邂逅断层山”

中男女主角因为施工方案发生争执，还是“与

娘亲诉说”中他们历经生死后触发了内心深处

的爱情，双人力量技巧和吊杆表演都准确地诠

释了人物的不同情感，使得整个表演行云流

水、张弛有度。“冲破拦路虎”“勇跨乱风谷”两

幕戏中，男子杂技技巧的表现尤为突出。带领

青年村民来申请加入工程队的关东方，通过在

手推车上完成单手顶、二节等技巧，展现了新

农村青年的健壮活力。九宫格的脚手架配合12

名男演员整齐划一的表演，在舞台上散发出无

与伦比的阳刚之美。浪板技巧则生动贴合地表

现了猫道（悬索桥施工时架设在主缆之下的临

时施工便道）被大风吹得左右晃动的真实场

景，演员在半空完成了飞跃、翻滚、平衡等技

巧，让观众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交通建设者

们在工地上遇到的艰辛和困难。

其次，是杂技道具与剧情的奇妙结合。第

一幕“梦出腊子崖”中，舞台上用8根木桩搭成

灵动“小山”，与布景后的山水照构成远景和近

景相结合、写意和写实相交叠的视觉效果，让

演员的表演区多出好几个层次和空间，展现了

少数民族原生态村落人民耕种劳作的热闹场

景。传统只在地面完成的蹬鼓、力量、叠人等技

巧则被移到了半空，在增强视觉审美和艺术享

受的同时，体现了杂技演员对高难度技巧的把

控。另外，老满带领村民开山的那一幕，控制U

型绳起落的人力滑绳队伍，也作为开山队的成

员出现在舞台后区。每一次拉绳的节奏和情绪

与凿山的剧情完全融合在一起，让场景更为真

实、壮观、感人。又如，第七幕“庆功话离别”中，

演员用摇摆杆技巧展示来表现大桥合龙的壮

观场景，用魔术6次变装表现贵州各民族随着

交通的发展生活更加多彩美好，用集体空竹表

现道路修通后当地村民的欢乐和对未来的期

待，用集体车技表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贵

州活力等，杂技道具的选取都高度贴合剧情。

最后，是舞美科技、音乐、服装等要素与剧

情的契合。没有台词的杂技剧如何来表现贵州

特殊的地质特征与安全施工之间的矛盾？这特

别考验艺术创作者的智慧。在“邂逅断层山”这

一幕，科技赋予了舞美设计极大的神秘感和科

幻感，多媒体映射到山体上的化学符号与演员

手上轮回的弹球交相呼应，既突出了杂技本

体，又让观众在紧张的音乐氛围、炫幻的舞台

色彩中看到了施工队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成功

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为男女主角即将发生的工

作分歧铺垫了氛围。第四幕“勇跨乱风谷”中，

演员的技巧展示自然流畅，舞美设计也颇具匠

心。为确保高空杂技演员的绝对安全，设计师

提炼了贵州喀斯特地形的特征，将舞台做成溶

洞的效果，既对舞台上的保护垫进行了有效遮

挡，又为观众生动地呈现出富有贵州地域特色

的施工场景。

杂技剧观赏性强、没有语言障碍，是对外

展示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最合适的文化

载体之一。杂技剧《脊梁》在弘扬传统杂技、创

新舞台表达，用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形式

表现惊心动魄的工程建设的同时，展现了奋

斗的发展的美丽的中国，诠释了几千年来中

华民族对“脊梁”的精神追求，是对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的深层次表达，生动呈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美。

当然，该剧也还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比如在浪板技巧表演时，演员对戏剧情绪的

表现过多，影响对技巧的展示；男女主角在高

空的绳索技巧展示时，以表现空间感为主降

低了杂技技术的审美表达；此外，杂技演员的

舞蹈表现能力也需进一步提高等。期待该剧

朝着精品的目标继续打磨提升，更好地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

现中国风貌。

（作者系国家二级演员，中国剧协会员，贵

州省杂技团副总经理）

本报讯 以“繁花竞放 金像华

章”为主题，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日前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开幕式

上，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揭晓并

颁布，纪实类、艺术类、商业类共20位

获奖者登台领奖。两位德艺双馨的摄

影家徐永辉、何世尧获“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奖（摄影）”。

本届摄影艺术节期间，9大主题

展览在三门峡市文博城举办，包括第

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

展、繁花竞放——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十年摄影精品展、第二十九届全国摄

影艺术展览原作收藏展、中国第十九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等。这些

展览展陈设计新颖、形式多样。其中，

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展出面

积和展线长度均比往届有所增加，还

以网上全景展厅的形式进行传播，为

观众打造了永久性的线上观展空间。

为充分彰显获奖者的个人风格、创作

理念和艺术高度，艺术节着力打造了

金像奖得主的专属艺术空间，举办了

“金像面对面”等学术交流活动。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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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9日，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副

中心运河题材原创剧本创作及选题采风孵化活动”

在京举办。活动旨在深度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推动原

创剧本创作与孵化，彰显运河文化深厚底蕴。

活动当日，三部孵化剧目分别以片段展示、剧本

朗读和全剧公益演出形式亮相，从不同视角诠释通

州运河文化。其中，喜剧《通利福尼亚大饭店》聚焦

运河边饭店的三代传承，体现运河文化的包容性与

多样性；话剧《万舟骈集》通过现代与清朝双时间线

的叙事刻画运河商埠的繁华，讲述“万舟骈集”背后

的历史传奇；北京曲剧《运河遥啊谣》则以儿童剧的

形式讲述发生在运河畔的感人故事，展现时代变迁

与运河文化的魅力。

在同期举办的专家研讨会上，大家表示，运河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该项目对进一步激发创作

者的活力与热情，推动运河文化的创新表达具有积极

作用。 （路斐斐）

推动运河文化
绽放艺术魅力

杂技剧《脊梁》剧照


